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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非遗文化东乡刺绣在实现产业化过程中激发了当地女性的就业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衔接了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但目前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产业效益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是投身于
东乡刺绣文化传承发展事业的“东乡绣娘”被困在符号化的性别角色演绎里，被锁定在产业链、价值链低
端。对此，应发挥经济地位提升对思想观念转变的基础性作用，从东乡刺绣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打造和“绣
娘”主体能力提升两个方面入手来破解非遗文化传承的性别象征困境和产业主体利益分配不均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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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Dongxiang embroidery stimulates the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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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local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industriali-
zation, effectively bridg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s currently at an early stage, and the benefits of the industry have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Dongxiang Embroiderers”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ongxiang embroidery culture inheritance are trapped in the symbolic inter-
pretation of gender roles and locked in the lower-end segment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In this regard,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economic upgrading in changing mentalities should 
be utilized. On the one hand, it should start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Dongxiang em-
broidery industry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em-
broiderers”. Then, crack the gender symbolization dilemma of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mong industrial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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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文化传承关键在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转化成为人们现

代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民族文化产业能够发挥自身经济价值创造一批就业

岗位和机会，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有利于促进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东乡刺绣长久藏于黄土高原深处——甘肃省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该地曾是深度贫困地区。东乡县

在脱贫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当地未就业人员大部分是女性。2020 年东乡县全县常住人口中，

女性人口占 50.2%。受传统观念和自然条件束缚，加上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限制，东乡族妇女多留守家

中，几乎不外出务工，而当地又没有支柱产业吸收女性劳动力，带动女性脱贫致富。面对社会性别和职

业性别隔离导致的结构性歧视，女性贫困发生率较高。2012 年东乡县政府和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在

传承东乡传统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将其作为东乡县农村妇女增加收入的文化产业，确定了《东

乡锦绣工程》项目。但是受限于东乡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较薄弱的状况，非遗刺绣文化的挖掘规划

工作后劲不足，刺绣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究其原因是产业扶贫对象——东乡县女性——其发展面

临的阻力和障碍仍未被破解，在参与市场就业中受到来自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念的束缚，同时因其知识技

能水平较低导致产业环节参与有限。 
非遗文化保护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数字化、非遗传承人、文旅融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主题，

传承人作为师徒、家庭授艺形式的有效替代形式，在现代化工厂集中生产方式下，传承人自身也成为了

产业工人，由此，对其的身份认定、技艺更新、标准化生产等都是非遗活态传承需要考虑的问题[1]。非

遗文化保护中性别视角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式：一是传统技艺的“传男不传女”性别偏向导致的传承

困境[2]；二是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关注女性在非遗传承中的自我主体意识[3]。非遗保护在国家非

遗政策的引导下，各地的刺绣文化得以挖掘和发展，尤其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名绣，研究多关注刺绣工艺、

设计、艺术等方面，刺绣具有较明显的性别属性，但在研究中较少涉及绣娘性别角色。目前，非遗传承

性别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角色变迁与主体身份认同。有学者基于地域维度[4]、民族维度[5]展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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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关注绣娘的生活、身份、角色等方面的历时性转变，及其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在非遗传承人的培养

和发展方面，学者提出了包括数字赋能[6]、技能培训、继续教育[7]、线上活态传承[8]等措施，提升培养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基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女性非遗传承群体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束缚

更重的现实，分析东乡刺绣产业现状和“东乡绣娘”产业链参与；并且为更好地发挥经济地位提升对思

想观念转变的基础性作用，文章从东乡刺绣产业发展和“绣娘”主体能力提升两个方面出发提出了具体

的路径建议。 

2. 东乡刺绣发展模式转变及成效 

东乡刺绣，作为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东乡族妇女的思想和感情，是连接过去

与现在、传播民族文化的有效媒介。在传承方式上，基于刺绣技艺本身所具有的性别象征，东乡刺绣一

般是女承母艺，婆媳相传。由于东乡刺绣形成产业规模的历程是在一代人之内，目前还未形成正式的市

场化的技艺传承方式，主要是吸纳以家庭内母女档这一传统传承方式为主的赋闲在家的妇女，对这类具

有一定技艺基础的妇女进行一系列专业化的培训以实现标准化生产。 
从自产自销的家庭传统手艺，到现如今当地妇女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东乡刺绣一方面推动了东乡

女性转变观念实现就业。在接受教育程度较低、普通话水平较差、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劳动力流动性不

强等因素限制下，东乡县就地发展刺绣产业，发挥该产业吸附女性劳动力的作用，带动近 2 万名妇女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提升了东乡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东乡绣娘在就业的过程中实现资本积累，关注自身

职业发展，同时在接受市场观念后对子代教育更为关注，并且对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意识增强。另

一方面，促进了当地文化资源经济价值开发。刺绣产业作为东乡县的支柱行业之一，虽然正处于起步阶

段，但对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现代化活力，

挖掘文化市场经济价值，促进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东乡刺绣目前形成了“政府 + 妇联 + 公益基金 + 扶贫企业 + 分户”的产业模式，即政府推动、

妇联引导、公益基金资助、企业主导、分户加工的民族文化产业扶贫模式。产业振兴需要多元主体参与，

东乡刺绣通过妇联与扶贫企业合作项目，设置生产车间，开设培训班，实现培训、生产、展销一体。妇联

组织动员培训，发放补助奖金；扶贫企业出资，吸纳贫困户就业，通过提供订单，实现产销对接；政府提

供土地建筑，制定企业生产及产品技术规范标准。 

2.1. 公益组织资助 

在公益基金和社会资源助力下东乡刺绣产业逐渐起步，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9]、碧桂园集团和

国强公益基金[10]，不断助力东乡刺绣发展。在引进高校资源助力刺绣产品设计和品牌形象提升的同时打

造“天才妈妈·梦想工坊”和东乡刺绣综合枢纽，实现培训、生产、展销一体化。在技能培训方面，为了

提升绣娘的参与积极性，东乡刺绣枢纽会按照市场价回收培训期间的刺绣作品，同时会给予一定补助及

奖金。截至 2020 年 11 月，东乡县刺绣车间累计吸纳 1000 多名绣娘从事生产。 

2.2. 东乡县妇联引导 

在 2015 年发布的《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巾帼脱贫行动”的意见》指导下，东乡妇联

为增强刺绣产业吸附女性劳动力的能力，衔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贫困妇女多主体，促进广大农村

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刺绣工人获得工资、补助、奖金等收入来源，对就业前景更有希望。为进一步提

高东乡县妇女劳动力技能水平，东乡族自治县妇联支持东乡刺绣“陇原巧手”培训工作，加快妇女手工

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引进国内顶尖刺绣手艺，提升妇女刺绣技能，培育和发展具有民族元素的手工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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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2.3. 扶贫企业主导 

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本地企业的崛起，最初“返乡创业大学生 + 东乡绣娘”的刺绣工坊是以订单制

的方式进行经营，在妇联培训班的支持和激励下，通过采购、帮销，让几百名东乡族妇女居家绣花实现

增收。目前，当地企业逐渐扩大自身规模，建立起特色品牌，不断完善刺绣车间的一系列生产流程，在

产品设计方面，由投资方相关部门或外包设计公司进行开发；销售方面，目前主要是以线下展销为主，

线上销售为辅。东乡刺绣的车间工坊分布在易地搬迁小区、各乡镇村。 

2.4. “东乡绣娘”参与 

在刺绣车间覆盖辐射的区域，绣娘参与程度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东乡地区妇女本身具有一定

的刺绣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东乡地区女性空闲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传统观念限制大多在家“主内”，与

车间灵活的工作方式相适应。假如某一村庄没有刺绣扶贫车间，但在车间辐射范围内，刺绣制作材料就

会运送至传承人手中，借由传承人对村庄中的绣娘发放材料、回收作品。 

3. 东乡刺绣产业化对“绣娘”的影响分析 

长期以来，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惯习限制，甘肃东乡妇女在过往的生活中一直处于相对闭塞和保

守的生活状况及精神层面。而刺绣项目平衡了来自家庭对女性劳动的要求和女性走向市场的迫切需求，

让东乡绣娘在家门口通过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收入，并给她们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3.1. 正向影响 

3.1.1. 收入增加，社会经济地位提升 
“东乡绣娘”参与刺绣产业后首先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收入水平的提升。广大农村妇女实现在家门

口就业，获得工资、补助、奖金等收入来源。收入提升自然社会地位、家庭经济地位也会得到提升，家庭

领域内话语权增加，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也加大。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减缓、消除来自家庭、性

别惯习方面的阻力，萌发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进而改变地区传统观念。 

3.1.2. 社会关系网络多元化 
在参与市场、融入公共生活的过程中，东乡绣娘构建起多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东乡女性尤其是农

村地区的女性在过去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家庭、村庄内，建立起的社会关系也多是相似年龄阶段的家

庭妇女，社会关系单一、同质化。在参与刺绣产业之后，东乡妇女走出家门，接触到了具有公共性质、市

场性质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结构从亲缘、地缘转向业缘、友缘，东乡绣娘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多元。 

3.1.3. 文化认同和社会归属感增强 
东乡绣娘作为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成员，从文化和经济两个维度共同提升了其对民族文化的

认同和归属感。一方面，东乡妇女实现市场就业、参与文化产业建设，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刺激了东乡

妇女阐释民族文化内涵的需求。另一方面，东乡妇女成为民族文化手艺人、传承人，改变了过去文化地位

缺失的困境，民族传统赋予了她们成就感和文化自信，也促进了女性将民族文化内化于自身价值体系。 

3.2. 负向影响 

3.2.1. 性别演绎困境 
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非遗文化是基于性别维度进行展示和传承的，这对于少数民族女性而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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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作为本民族的成员对民族文化的责任体现，而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中一部分传统的内容也被内化

成为女性性别角色特征。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参与传统文化的特定性别展示，这种精神固守和自身符

号化使女性天然成为传承传统者[11]。“东乡绣娘”也不除外面临着非遗文化的性别演绎困境，使得其处

于生产者最尾端[12]。“带着娃，绣着花，养着家”这其实是将性别角色和分工继续形塑，增加了女性负

担，“绣娘”这一职业也被困在“传统”的话语中。 

3.2.2. 资本积累受限 
“东乡绣娘”资本积累受限。“绣娘”受家庭、教育水平较低、刺绣技艺良莠不齐的限制，其职业无

法获得较高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产业参与环节与当前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变化不匹配。在观念意

识方面，存在观念同化，响应政策、市场竞争、生活习惯等方面心理调适不及时，权利意识不高的问题，

导致其技能水平的提升和经济资本的积累较为困难。因此，就业形式、就业地点等方面与家庭的矛盾归

根到底是经济资本不足，一旦经济地位提升，现代化观念自然而然会消解长辈和同辈的压力。 

3.2.3. 产业利益分配不均 
“东乡绣娘”产业链、价值链参与受限导致利益分配不均。供应链参与主体在上下游协作中价值和

利益分配存在不均衡，尤其是后发展地区或产品初加工地被价值链低端锁定。在产业链各环节中，处在

前后两端的设计和销售环节拥有更多的附加值，而处于中间环节的产品生产者获得的价值最低，即经济

学中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 [13]。具体到东乡刺绣产业链中，指的是刺绣产品生产者“绣娘”，其收

入少于产业链中其他环节的人员。 

4. 非遗传承性别视角下“绣娘”主体能力提升，即产业发展措施 

“东乡绣娘”作为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传承主体，其可行能力的提升对文化创新性发展和产业效益提

升有着基础性作用，而东乡刺绣产业的健康发展能够保障各主体更好地参与产业环节和利益分配。 

4.1. “绣娘”主体能力提升路径 

 
Figure 1. Matrix analysis of the abilities of “Dongxiang Embroiderer” 
图 1. “东乡绣娘”可行能力矩阵分析 

 
阿玛蒂亚·森阐述的“可行能力”具体指一个人为达到希望状态时所有的社会机会的组合，代表一

种可能性，能够判断个人的社会生活状态[14]。他在教育、经济、防护性保障等发展可行能力的基础上，

将发展主体性、社会参与机会、自由的建构者等维度统一到“可行能力”的理论框架之下，以整体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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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看待贫困问题。“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女性发展理论将女性放在主体地位，通过赋权来提升女性意识。

图 1 为“东乡绣娘”基于可行能力框架的发展分析，“绣娘”在非遗传承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现

代和传统、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城市和乡村进行调适，在观念意识的重构过程中进一步改变当地文化

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路径展开。 

4.1.1. 明确社会定位强化主体意识 
女性主体意识的强化在教育和就业的代际效应中逐渐加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机制，

这一代际效应相应削弱了同性压力，即女性自身的惯习和女性长辈既定性别秩序维护的张力。母亲基于

家庭内主要教育者身份，其现代理念会直接影响女性子代教育[15]，“东乡绣娘”在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不断吸收现代观念，在产业领域和公共领域逐渐找到自身角色和定位，不断探索转变成为非遗传承人、

公司创立人员、部门管理人员等角色身份，在“产业促我增收”和“我助产业发展”间形成良性循环，同

时将会更加重视子女教育，进而使得东乡地区传统的教育结构发生改变。 

4.1.2. 积累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 
女性应该在互惠和认同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关系、网络、资本。当地尤其是农村女性因教育、就业水

平限制和特殊的生活习惯，很难触及到非本民族、非本地、非本行业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难以打开。

“东乡绣娘”可借助市场化就业建立起以业缘、友缘为主的多元社会资本价值的人际网络；同时借助互

联网发展，通过培训、进修、实操不断提升技能水平和创新水平；通过再教育、成人教育等方式获取一

定的经营管理专业知识，拓展其产业参与环节和领域。 

4.1.3. 参与文化建构获得社会认可 
少数民族女性在传统文化活动中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她们的劳动是不可见的、非公共的，这对女性

进入公共场域、承担公共责任有很大限制。为应对社会参与与传统性别分工间的张力，“东乡绣娘”参

与文化传承、建构的最终目的是在公共领域承担起文化建设的责任，这需要具备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

也需要组织参加文化活动，从参与刺绣产业逐渐扩大到地区文化事业，这样才能体现女性的主体地位而

不是追求被赋予的身份认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并产生真正的文化自豪感。 

4.2. 东乡刺绣产业发展措施 

4.2.1. 完善多元联动机制 
推动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联动体系，与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源共同搭建创业平台，帮助

东乡族妇女拓宽就业渠道；开辟多元化的外部筹资渠道，引导企业和基金会发起更多服务“东乡绣娘”

发展的项目，与社会公益组织对接，开展更多的公益项目；将“东乡绣娘”从受益者转向凸出发展主体

的地位，从“东乡绣娘”职业凝聚发展出一支专业化的、技艺水平高的传承人队伍、大师队伍，提升产业

艺术性的同时活化文化传承。这也需要将产业发展规划更多地转向地区支柱性产业而不是初级的扶贫产

业布局。 

4.2.2. 强化本地产业链各环节 
强化产业链整合与协同，在区域内实现文化产业一体化、集聚式布局。就比如，在刺绣产业链中的

装裱环节，受限于刺绣产品的传统使用情境和东乡县自然环境限制，本地并没有成熟的装裱工艺，只能

运输到南方进行装裱，产品成本大大增加。又比如，在刺绣产业链前端的设计开发环节，产品设计只能

由资助集团的设计部门或者外包设计团队负责，并没有建设完备的本土设计人才和团队。因此，考虑到

东乡刺绣企业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可以考虑规划产业园，吸引囊括产业链各环节的主体；同时，提升数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5.141021


汪蕊 
 

 

DOI: 10.12677/ssem.2025.141021 167 服务科学和管理 
 

字化水平，利用大数据对文化产业的宣传、销售等环节进行分析和精准管理，提升文化产业经济效益。 

4.2.3. 平衡市场需求和文化独特性 
传统东乡刺绣是东乡族女性基于个体经验设计创作的，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正是东乡刺绣深耕乡土文化的社会内涵所在。东乡刺绣文化产业化之后，面临的是统一的市场价值

评定，为实现标准化的刺绣技艺，东乡刺绣通过培训引入了南方精细化的刺绣技法，同时设计主体从“绣

娘”转为专业团队。如何把握市场需求和东乡刺绣本身的特性，以及引入其他刺绣技法和传承传统技法

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些都是东乡刺绣发展亟待考虑和把握的问题。因此，要不断鼓励发展本土化设计

团队，最大程度保证自身特色的同时，以实现乡土性和市场性的平衡，不断挖掘市场消费热点，不断创

新刺绣设计产品和使用场景，通过联名联动等合作形式，打开市场知名度。 

参考文献 
[1] 刘晓春.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 思想战线, 2012, 38(6): 53-60. 

[2] 王光杰, 官波.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对策——以云南省为例[J]. 经济研究导刊, 2024(9): 54-56. 

[3] 许加.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4. 

[4] 朱莉莉. 江苏女性非遗传承人身份认同与重构[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 2022(3): 106-110. 

[5] 敏晓兰. 少数民族妇女性别角色变迁的个案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兰州大学, 2021. 

[6] 许意如, 贺剑武. 大数据技术在少数民族女性“非遗”传承人培养中的应用——以壮锦为例[J]. 文化创新比较研

究, 2019, 3(25): 61-62. 

[7] 吴悠然. 文化强国视野下的“非遗”传承人继续教育问题探析[J]. 艺术评论, 2018(6): 107-113. 

[8] 郝国强, 刘景予. 线上绣娘: 乡村非遗文化活态传承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4): 
112-119. 

[9] 东乡县人民政府网. “东乡锦绣工程”资助 600 名妇女创业[EB/OL]. 
https://www.dxzzzx.gov.cn/dxx/zwdt/dxyw/art/2022/art_1b53432a55a74f1d9eb242b7325d656b.html, 2013-10-23. 

[10] 东乡县人民政府网. 东乡县举行碧桂园产业扶贫签约仪式[EB/OL]. 
https://www.dxzzzx.gov.cn/dxx/zwdt/dxyw/art/2022/art_c52303803e9d45e7b79b51450959f705.html, 2019-04-19. 

[11] 王烜. “非遗”女性传承人研究的问题和反思[J]. 大众文艺, 2021(6): 2-3. 

[12] 王璐. 《少数的法则》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研究[J]. 民族文学研究, 2021, 39(5): 52-61. 

[13] 施振荣. 微笑曲线[J]. 三联竞争力, 2010(4): 50-52. 

[14]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3. 

[15] 李珂涵, 孙涛. 母亲职业地位与子女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山
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102-114.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5.141021
https://www.dxzzzx.gov.cn/dxx/zwdt/dxyw/art/2022/art_1b53432a55a74f1d9eb242b7325d656b.html
https://www.dxzzzx.gov.cn/dxx/zwdt/dxyw/art/2022/art_c52303803e9d45e7b79b51450959f705.html

	东乡刺绣：非遗传承性别视角下“绣娘”主体能力提升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Dongxiang Embroidery: Study o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ubjective Ability of “Embroiderers” from the Gender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东乡刺绣发展模式转变及成效
	2.1. 公益组织资助
	2.2. 东乡县妇联引导
	2.3. 扶贫企业主导
	2.4. “东乡绣娘”参与

	3. 东乡刺绣产业化对“绣娘”的影响分析
	3.1. 正向影响
	3.1.1. 收入增加，社会经济地位提升
	3.1.2. 社会关系网络多元化
	3.1.3. 文化认同和社会归属感增强

	3.2. 负向影响
	3.2.1. 性别演绎困境
	3.2.2. 资本积累受限
	3.2.3. 产业利益分配不均


	4. 非遗传承性别视角下“绣娘”主体能力提升，即产业发展措施
	4.1. “绣娘”主体能力提升路径
	4.1.1. 明确社会定位强化主体意识
	4.1.2. 积累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
	4.1.3. 参与文化建构获得社会认可

	4.2. 东乡刺绣产业发展措施
	4.2.1. 完善多元联动机制
	4.2.2. 强化本地产业链各环节
	4.2.3. 平衡市场需求和文化独特性


	参考文献

